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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随想

生活感悟

疯 狂 一 把
尚庆海

齐老汉去城里看完孙子 ， 到车站
去坐城乡公交准备回去 ， 在等车时 ，
看到汽车站门口有一家彩票投注站 ，
想起前不久在村里听年轻后生们议论，
哪儿哪儿出了千万的大奖 ， 大奖得主
全副武装领奖的事情 ， 心想真有这么
好的事情？ 花两块钱买注彩票 ， 就真
能中上千万？ 太疯狂了！

齐老汉那个镇上就有一家彩票投
注站， 村子里去那里买彩票的人不少，
齐老汉去镇里的时候 ， 无数次从彩票
投注站的门前经过 ， 却从未想过进去
买一注碰碰运气。 但今天 ， 他突发奇
想也想买一注彩票。

齐老汉想疯狂一把。
对于齐老汉来说 ， 他能自己亲自

买张彩票玩玩， 就够疯狂的了 ， 拿两
块钱博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疯狂不？！

有首歌怎么唱的？ 齐老汉不会唱，
但街上哪儿都在放这首歌 ， 听得次数
多了， 他听懂了里面的一句歌词 ： 再
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这句歌词对一向老实巴交 、 小心
谨慎的齐老汉来说 ， 还是挺震撼的 。
用孩儿他娘的话说 ， 他就是窝窝囊囊

过了一辈子。 他想改变自己在孩儿他
娘心目中的形象 ， 今天就疯狂一把 ，
让孩儿他娘对他刮目相看。

齐老汉环顾一下四周 ， 没有认识
的人。 齐老汉被自己逗乐了 ， 这又不
是在村头， 怎么那么轻易遇到认识的
人 ？ 齐老汉平常走路都是慢悠悠的 ，
今天向彩票投注站去的时候 ， 几乎是
一路小跑着去的 ， 虽然不过十多米的
距离。 毕竟一大把年纪了 ， 跑起来颠
得厉害， 遭到身边不少人侧目 。 搁在
往常， 有人对他侧目 ， 他一定会尽快
修正自己的行为， 但今天不同 ， 齐老
汉就是要想 “疯狂一把”， 谁愿侧目谁
就侧目吧， 旁人对你的侧目 ， 是对你
即将上演的 “疯狂 ” 吹响了冲锋的号
角。

进了投注站， 齐老汉看啥都稀奇。

他有点激动地从口袋里摸出两块钱 ，
递给投注站的中年男子 ， 说 ： “俺买
张彩票。 ”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齐老汉，
问：“七星彩？ 大乐透？ ”齐老汉一听，有
点发懵，犹豫了一下，说：“都中。 ”中年
男子说：“那就大乐透吧，报号。 ”齐老汉
又懵了，“还挂号？ ”中年男子看出齐老
汉是第一次，就说：“那机选吧？ ”齐老汉
说：“俺也不懂，恁卖给俺一张就中。 ”

齐老汉眼睁睁看着眼前的那台机
器自己吐出了一张彩票 ， 感觉太神奇
了。 他把还带点热乎劲儿的彩票翻来
翻去， 看了又看 ， 之后 ， 小心翼翼地
装进贴身口袋， 立马感觉到口袋里沉
甸甸的。 那张彩票一贴近齐老汉的心
脏， 心瞬间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 魔力
也忒大了 ， 有种第一次和孩儿他娘牵
手的感觉 。 这样的感觉还有过一次 ，

就是和孩儿他娘入洞房的那个晚上 。
呀！ 这就是疯狂的感觉 ？ 自己还是毛
头小伙儿时就有过的感觉？！ 不过自打
入完洞房， 生活就仿佛又时时刻刻浸
泡在水深火热之中 。 几十年了 ， 再也
没有过那种感觉了 ， 现在 ， 自己做梦
似的， 突然又找回那种感觉！

出来投注站的门 ， 齐老汉知道自
己得悠着点， 那种感觉让他的头有点
晕乎。 他慢悠悠地进了汽车站的大门，
感觉整个身心轻盈了许多 ， 好像一下
子年轻了二三十岁的样子。

齐老汉坐在回家的客车上，隔一会
用手摸摸贴身口袋里的彩票，隔一会用
手摸摸贴身口袋里的彩票， 每摸一次，
心就扑通扑通跳一次，虽不如前两次那
般强烈，但感觉依然很好。 齐老汉想，这
辈子俺也算疯狂过三五次的人了 ，值
了！ 回到家里，把彩票给孩儿他娘，让她
也感受一下，也“疯狂”一把，温习温习
当年的那种感觉，美妙着哩！ 看她还敢
不敢说他窝囊！ 嘿嘿。

齐老汉对自己的这次 “疯狂 ” 举
动非常满意， 感觉自己是一路抱着大
奖回的家。

彩 虹
疏泽民

什么时候它就架在东方的天空，我
并不知道。

那天黄昏，骤雨初歇。 站在客厅阳
台上，透过落地窗玻璃，首先看到的是
被夕阳照得白亮的高楼外墙，如露天电
影的巨幅幕布；高楼的顶端是乌青的天
空，鸟儿在高楼间飞翔，在乌青里剪影。

顺着鸟儿飞行的轨迹，忽然看到东
方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飞架起一道彩
虹，如巨型拱桥，如半截玉镯，如倒扣的
半圆形透明玻璃碗，从外到内，赤橙黄
绿青蓝紫依次铺陈，十分绚丽。 尤其是
彩虹南侧的一只虹脚，从红到紫，格外
耀眼，像荧光棒，点亮了我的眼。

从北到南， 彩虹穿越整座城市，飞
架在楼丛上空， 飞架在我的视野里，两
只脚落在郊外大地上，而拱顶竟撑到夏
天九十点太阳的位置———这是我看到
的最大、最完整的彩虹。

哇！ 好漂亮，我的遥远的彩虹！
在我看来， 这架彩虹仿佛是我的，

它带着遥远的乡村气息，带着我童年的
气息，飞架到我居住的城市，等候我透
过阳台玻璃认领。

彩虹是乡村的常客，尤其是夏天的
雨后黄昏。 在山坡上放牛，在稻床上捉
蜻蜓，在村口看火烧云，不经意间就看
到彩虹，有时半圆，有时是小半圆弧，甚
至一小截七彩光弧，顺着光弧的轨迹搜
寻，会看到更小的一截，如碎裂的玉镯，
隐在云层的缝隙里， 或鲜明或暗淡，贴
在高天，给人无限遐想。

我曾多次做过彩虹的梦， 或者说，
彩虹曾多次悄无声息地走进我梦里。荒
郊野外 ，矮山黛绿 ，草地葱茏 ，雨歇云
浓，一拱彩虹架在相距甚远的两座山包
上，我独自一人，有时是和不知姓啥名
谁的另一个人， 赤着脚，“啪哒啪哒”地
走在湿漉漉的草地里，向着彩虹的方向
一路飞跑。 那个梦，在脑海里萦绕了很
长时间。 后来在文友风筝的朋友圈里，

我看到与梦中似曾相识的图景，极富禅
意和诗意，便将图片下载保存。 我不知
道，那是不是我正在努力寻找的诗和远
方。

而现在， 生活在城市逼仄的楼丛
“火柴盒”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仰望
天空，没有看到彩虹了。

我有些激动，掏出手机，拍摄一段
视频，发到朋友圈。

却不曾想到，朋友圈里到处都是彩
虹，有的架在山坡上，有的架在屋顶上，
有的架在操场上，而更多的，架在近在
咫尺却远在天涯的远方， 一样的半圆，
一样的七彩，一样的绚丽，一样的惊叹，
一样的诗和远方。

“哇，我的彩虹！ ”故乡的朋友在朋
友圈发动态，我有些意外，又有些嫉妒。
背景是长江岸边，那彩虹就成了斜跨长
江的一座拱形大桥。 彩虹明明在我这
儿，怎么会跑到你那儿去了呢？ 你我相
距，有好几百里啊。

———什么你的我的，我的不就是你
的，你的不就是我的么？ 朋友圈里有人
纠正。

想想也是。仰望天空，我们拥有同一
轮红日，同一轮圆月，同一片星空。 而我
看到的彩虹，也是你看到的彩虹。同在天
穹下，多么幸运，我们拥有共同的彩虹。

再次仰望天空，竟然发现了双重彩
虹。 在刚才看到的半圆外面，又有一段
彩虹的弧线，彩虹里套着彩虹，色彩有
些暗淡，与青灰色天幕融在一起，不容
易被发现。

双重彩虹，是不是双重幸运呢？ 我
盯着它，盯了很久很久。

今天的彩虹真给面子，展演了二十
分钟，还没有消散，而朋友圈里，早已被
彩虹霸了屏。

多么有趣的彩虹啊，它提醒我们暂
时放下手机，抬起头，仰望被忽略太久
的天空。

童年漫记
朱东锷

我的童年是伴着山村、田野、小溪
度过的。

春耕的时候，看着大人一手牵着牛
绳，一手扶着铁犁，嘴里吆喝着，黑油油
的泥土就像浪花一样一排排翻卷着，心
里跃跃欲试，及至自己牵起牛绳扶着铁
犁时， 才知道不管是水牛还是铁犁，根
本不听使唤，寸步难行，只能跟在驾驭
着大水牛犁田、耙田的大人后头，踩着
滋滋冒泡的烂泥，捉土狗、捕田鸡。 也曾
插过秧，只是不要说倒行着插，就是直
行， 插下的秧苗的行距间距也不成样。
最熟练把控的要算脱粒机了，随大人一
起有节奏地上下踩踏着踏板，抱一捆金
闪闪的稻穗放在翻飞的滚轴上，金灿灿
的谷粒便飞花溅玉般洒落在斗箱里。

大人们总是嫌我们碍事，让我们去
捡拾田间的稻穗，往往，捡着捡着，小伙
伴们就在夕阳下开始游戏，不是在田野
间追逐嬉闹， 就是在稻穗垛上翻筋斗，
或者用稻穗垛围成两个堡垒，用泥团把
稻穗连秆拔起做炸弹，双方就炮弹纷飞
打起仗来。 直至暮色四合，炊烟袅袅，我
们才吹着用稻穗秆做成的响笛，满嘴清
香地走在田埂上……

居住的公社大院里有一口古井，是
大院住户生活饮用水源。 上小学前，我
就学会了用竹竿或绳子绑着水桶从水
井里打水。 皎洁的月光下，妈妈与邻居
常在水井旁边搓洗衣服谈论家常，旁边
不远，一棵茁壮的白兰树在夜风中沙沙
摇曳，树下一张水泥乒乓球桌，我们或
站在桌上摘那些触手可及的白兰花，或
躺在凉凉的石板上， 嗅着幽幽的兰花
香，在哗哗的水声伴奏下，听母亲讲故
事， 在灿烂的星河里找寻着北斗星、启

明星、牵牛星和织女星；或是玩萤火虫
和蝗虫，有时也帮爸妈打水、拧扭衣服，
井台的围墙外就是田野，蛙鸣虫声唱和
着我们的欢声笑语。

古井的附近有一块芭蕉园，其中有
一棵高约两米的无花果树。 发现圆圆的
青青的无花果挂在枝头时， 我们就用
“石头、剪刀、布”决定果子的归属，然后
天天守候着、等待着瓜熟蒂落。 捉迷藏
时，芭蕉园是一个躲藏的好地方。 芭蕉
园里的飞蛾，芭蕉的花蕾、宽大的蕉叶
和一簇簇的香蕉都曾带给我们无比的
快乐。

夏日的午后，我们常到芭蕉园里挖
蚯蚓，然后到小河里钓鱼。 小河边有几
棵石榴树，树身探临河面，我们常攀折
石榴树的枝条，做成树叶帽，戴着钓鱼
或玩打仗的游戏。 玩累了，便跳进小河
里游泳嬉戏， 从水里鱼跃比赛着摘石
榴。

小河边还生长着不少的蓖麻，八角
形的叶子，布满针刺的外壳，光滑圆润
的内核，都成为我们坐在河边石坝上把
玩和讨论的内容，蓖麻子榨出来的油怎
么会成为飞机的润滑油？ 要是恰好有一
架飞机在蓝天掠过，我们的争论会更激
烈，更浮想联翩。

在雨后初涨的河边看渔人撒网捕
鱼，看他们把活蹦乱跳的鱼儿放进系在
腰际的鱼篓。 有时候，我们还会跑到小
伙伴家里的菜地挖番薯、摘黄瓜，把番
薯叶茎一小截一小截地折断，每截之间
会有一条条的丝线连接着，像一串串的
手链、项链，我们耳朵上、脖子上挂着这
些“项链”，捧着番薯、青瓜来到小河边，
清洗后生嚼，清脆、爽甜……

分 居
郭 远

立秋之后，天气渐凉，我心情挺好，清晨散步，图懒省事，在
街上吃了一碗压面，回到家中，闲来无事，就把废纸箱、旧报刊、
各类塑料瓶和一台不能使用的洗衣机归拢到一块， 等待收废品
的人来了，把它都给卖了，免得占地点。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听到院子里有“收废品”的吆喝声，我
匆忙走出屋子，高声喊道：“我这有废品卖。 ”

“好嘞。 ”收废品的答应道。
来到我跟前的是位收废品的老汉，瘦高个，头发稀少，脸膛

黑黑的，身子略佝偻，额头上溢出了汗珠，他用毛巾擦了把汗，放
下拉着的架车子，恭敬地问道：“你卖废品？ ”

“对。 ”我边回答边询问所买废品每斤的价格，听到老汉的答
复，觉得划算，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趁老汉分类整理废品的时候， 我问道：“你老尊姓？ 今年高
寿？ 是哪里人？ ”

“咱姓马，69 了，是本地的农民。 ”老汉低着头忙着手里的活
说道。

“那你不能让老伴来帮你一把，你也少累点，都一大把年纪
了，身子骨能受了吗？ ”我关切地说。

“不提不生气，”老汉把称好的纸箱码在架车上，取下车把上
挂得水杯，猛喝了几口凉白开，然后接着说道，“我这辈子养育了
二个儿子一个闺女。 ”

“这是你老的福气，高兴还来不及，干嘛还有气呢？ ”我打断
老汉的话，不解地问道。

“闺女泼出的水，是人家的人，可两个儿子，一个拖家带口在
上海打工，一个在县城和媳妇做生意，小孩还上学。 ”老汉把水杯
挂回车把上，表情显得很无奈地说道，“老伴没办法，撇下俺，到
上海帮大儿子烧锅做饭洗衣服，照顾孙女；俺呢，就留下来，给小
儿子干些家务，接送孙子上下学，抽空出去收些废品，挣几个零
花钱，省得光孩子们要，闹出不愉快的事情来。 ”

“不去不行吗？ 搞的两口子老了还分居两地，牛郎织女每年
七夕鹊桥还相会呢。 ”我试探地说道。

“不去，可就捅了蚂蜂窝了。 ”老汉惊恐地说。
“有那么严重！？ ”我说道。
“如果不如愿，儿子、儿媳要闹离婚，做老的没别的选择，就

按孩子们的意思办，成家难毁家易呀！ ”老汉委屈求全，自我解脱
地说：“分居就分居吧，都老夫老妻的，也没啥，为了孩子和睦的
家庭，再苦再累值了。 ”

“唉，做父母的难啊！。 ”我感叹道。
老汉把废品捆绑得当，付了钱，背转身子，用手揉了揉热乎

乎的眼睛，拉起架车子，扭头轻声对我说道：“俺和老伴分居快有
二年了。 ”

我望着老汉渐远的身影， 仿佛能听见他两行热泪落地的声
响，这时，到觉得咱俩是“同病相怜”，因为，我的孩子也在外地工
作，爱妻与我分居也一年有余了。

母亲终于学会了用微信
黄廷付

放假的时候，小妹回老家给母亲买了一个智能手机，还注册
了一个微信，微信名也是小妹给起的:晚霞在奔跑。

小妹建了个微信群，把母亲和我们几兄妹都拉进群里。 母亲
对智能手机不熟悉，只会简单的操作。 她只听我们说话，偶尔发
个语音，却一个字都没说，我们发信息问，过了很久，也不见回
音，只好打电话给母亲，母亲说她还在学习呢，这比锄地难多了，
真是活到老要学到老啊！

有一天晚上，刚吃过晚饭，微信突然响了，妻拿过手机一看
是微信有视频聊天的窗口，她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撇着嘴，
酸酸地说:“你现在业务挺忙啊，都发展到家里了。 ”

我看着妻的脸色变了，但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不过我还是陪
着笑脸问:“谁这么晚还视频聊天啊？ ”

妻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扔，“自己看。 ”
我一看手机， 乐了。 拉着转身要走的妻子， 点开手机， 高

兴地叫了一声： “妈！” 妻看到画面上熟悉的老太太， 脸上的
怨气顿时烟消云散了。 原来母亲在二叔家， 听二婶说用无线网
视频不用花钱， 她想看看大孙子。 妻赶紧拿着手机跑到儿子的
房间， 儿子喊一声 “奶奶”， 让老太太心花怒放。 妻嗔怪地说:
“你怎么不告诉我咱妈的微信网名是晚霞在奔跑呢？” 我听了哈
哈大笑。

前段时间，我看同事都开通微信运动，每天在群里炫耀自己
走的步数，我也开通了。 没想到，运动排名里还有母亲呢，我在心
里感叹:老太太真是学得挺快啊，每天都走六七千步呢，偶尔有一
天一万多步的，一问，就是上街去了。

突然有一天，午饭后，我照例打开微信运动，却发现母亲的
步数还不足一百。 我赶紧打电话给母亲，却没人接听。 我又打电
话让二婶去我家看看。 二婶回来说母亲不在家，门锁着呢，她趴
在窗口看母亲的手机在桌子上。 后来问隔壁三奶奶，三奶奶说母
亲一大早骑三轮车去看外婆了。

晚上，母亲回来后看到好几个未接电话，赶紧到群里，发了
一个微笑，我们几兄妹又开始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起来。 儿女的
担心，因为这一个笑脸符号，而放了下来。

凡尘一瞥

老 报 纸
李 晓

老王是我们这个城市里一个 70 来岁的
老头儿，人很普通，面色肃穆，衣着大多深色发
旧，眉骨凸起，有几根长眉毛誓不罢休地窜出
来向外生长，头发花白，远远望去如撒满了霜。

老王，是城里从前的一缕月光，他在城
市里有一书屋，2 万多册书是他大半辈子藏
购的久远年代的各类书籍。 在媒体记者的报
道中，老王的书屋是一个旧时光陈列馆。 让
我们去看看老王的书屋里有些啥，民国年代
的教本，抗战时期的报纸，中国古代小说，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世界名著，某个老先
生自费出版的古体诗词集，一个退休老奶奶
戴着老花镜用毛笔誊写的家谱，一本发黄的
《罗米欧与朱丽叶》被摩挲得起皱卷边……

老王而今在书屋里低价出售这些旧书，
有各路淘书者挑挑拣拣的购买，也有城市里
的民工，东张西望中来到老王屋子里，靠在
堆满旧书的墙边简单打个盹。 每当目送着淘
书者离去，老王就要目送着他们消失在视野
尽头，老王感叹说，他在这里等着有缘人的
光顾，为的是让书的寿命，在他们那里能够
更长寿一些。

老王的书屋，这样一个在故纸堆里顽强
生长寂寞蔓延的角落，是城市里一块寂静绿
洲。 偶尔凝望一眼，会有一层薄薄青苔浅浅

覆盖灵魂里的温润蔓延。
去年冬天，我去一家档案馆，看到了几

张民国时期的老报纸。 掀开报纸，粉尘呛鼻，
故纸味扑面而来。 纸张已泛黄，变得薄脆，但
印刷的字体尚清晰。 那报纸的刊名，是孙中
山先生题写的，望着那敦厚字体，孙先生的
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浮现眼前。

在那些民国时代上海出版的报刊上，我
看到了宏大叙事，比如救国的硝烟，热血青
年上街抗议的声浪。 也有市井老墙下，鸡飞
狗跳油烟滚滚热气腾腾的生活，在文字里被
描述得活灵活现： 某条马路上昨天出现劫
匪，鸡瘟来袭，乡下王老五用土枪打死一头
伤人的野猪，一对鸽子为亡人守灵……还有
名目繁多的广告：置业声明，布匹、咖啡厅、
麻风药丸、航空机票、齿科，电影预告。 在一
本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杂志上，还有一对
新人醒目的婚庆广告，新郎姓马，新娘姓朱，
竖排的繁体字 ，千里姻缘 ，天作之合 ，施先
生、许先生、黄先生、姚先生同贺，想来是这

四位好友出的广告费。 在发黄的老报纸上，
我甚至嗅到了当年上海滩上喜宴的气息。

这些老报纸，还让我耳旁隐约传来当年
那些奔跑在大街上的报童们稚嫩而恳求的
声音：“先生，本埠特大新闻，买一份吧，买一
份吧！ ”那些长衣长衫或西装革履绅士派头
十足的先生，回过头来，施舍一般抛下钞票，
买下一份报纸，坐着黄包车扬长而去。 小时
候，我在县城电影院看一部老电影，一个叫
做三毛的流浪孩子，在街头叫卖报纸，一个
穿旗袍的女子， 爱怜地摸着三毛光溜溜的
头，那个慈眉善目的女子，买下了三毛手头
全部的报纸，还多给了他几张钞票。 三毛仰
着头望天，呆呆地不说话，不知道是感动来
得太突然，还是有什么东西哽在了喉头。 在
流浪求一口饭吃的途中，有那么多的人世炎
凉，让这个幼童独自扛着，老天慈爱，让他也
感到了城中一缕暖流。

我在城里的忘年交郑先生，是一个收藏旧
书旧报的人。 郑先生在城里先后搬了几次家，

每一次，屋里收藏的书报，都成为他首先要搬
运的宝贝。 我去他宅上拜访，满满一屋旧书老
报，感觉一股股浓烈的旧时光味道扑鼻而来。

一张安卧在郑先生老宅里的老报纸上，
我看到了一张老照片， 一个穿西装的男子，
目光深沉，正在海船上看一张报纸。 那就是
郑先生的爷爷，在滚滚潮声中从新加坡回国
了， 因为他看到发行到新加坡的华文报纸
上，有救国的呼声响入云霄。

我陪同一位老者去城郊外一处废弃的
院子，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一家著名报纸的
报馆，一些当年如雷贯耳的人，就在那里进
进出出。 那时，报社还被称为报馆。 可惜，除
了几面斑驳的土墙，啥也没有了。 留下的，只
有我对当年老报纸的一点想象： 灯火摇曳，
报人们彻夜不眠，如接生婆守候初生婴儿的
到来，当他们凝视着一沓沓散发着油墨香气
的报纸，晨曦擦亮了天幕，他们疲惫的面容，
也被瞬间照亮。 当年报纸，成为一份留存历
史的草稿，在那些故纸里，也有着一些人沉
重的呼吸声穿越迢迢时光而来，均匀地响起
在怀旧者的耳畔。

故纸，从岁月的封面上缓缓褪下，却在
看不见的封底，成为永远的怀念。 故纸，是袅
袅乡愁里漫天飞舞的一页。

等待，不失为美好
邹娟娟

有些错失， 失去就让它消逝吧。 总有些美
好， 会在不经意间来临。

窗外的雨潺潺， 校园的浅水塘在小脚丫下，
踩出阵阵小水花。 春雨， 在风的推动下浩浩荡
荡， 比夏雨缠绵， 一下就是一整天。 雨点滴滴
答答， 敲击在橡胶操场上。 操场吸足了水， 走
在上面噗呲噗呲响， 雨点坠落， 惊起白色跳珠
无数。 湿冷的气息也一点一点侵袭而来。 大家
都裹紧衣角， 眯眼疾走。 这样的天， 顶适合蜗
居， 适合阅读， 适合瞑目， 适合邀三两知己侃
大山。 总之， 静谧的氛围要， 喧闹的越过此境
者亦可。

天色渐暗， 校门外的人愈聚愈多， 水色的
路变得紧凑， 一边的长桥和红绿灯旁的店铺前，
满是一字排开的车。 汽车臃肿， 能占桥身小半
宽窄， 电动车趁机来来往往。 像无数个分裂的
江湖， 大小派别齐聚一堂， 细沙般的雨水在移
动的人群中， 堵得密密的。

天上的云低矮密集， 把地面的空间压得逼
仄。 雨， 不复白昼的美丽姿态， 淋漓不尽， 塞
在角角落落， 塞出路人的满腹牢骚。 “这天真
是够了， 什么时候能不下？” “是啊， 前面都不
通了。” “哎！ 今天接孩子比谁都早， 结果赶上
这堵车！” ……此起彼伏的叹息和抱怨。 雨， 不
管不顾， 继续飘洒。

穿鲜绿色制服的铁骑来了， 人群中的骚动
停息了片刻。 他们的手势一板一眼， 指挥着车
辆的走向。 长桥向下的路口尤其堵， 两个铁骑

忙着左右指挥 ， 东西向 ， 南北向 ， 慢慢分流 。
像约定好的， 人们不再着急那几秒钟， 车头齐
整调动， 挨边挪动， 言语文雅起来。 天上的云
在飘， 地上的水渍道道分明， 从上到下， 恰似
晕染开的水墨， 壮丽斑斓。

“叮铃铃！” 校园的门不知何时打开了。 孩
子们身着鲜艳的雨衣， 笑眯眯地走出来。 暗淡
的天色， 不觉多了分靓丽。 校园的围墙是镂空
的， 墙里笑墙外闻， 墙外语墙内闹。 饱蘸雨水
的玉兰花探出秀丽的面庞， 空中飘逸紫荆和桃
花的淡香， 山茶花、 迎春花红黄相映， 娇艳夺
目。 “唰———唰唰———” 雨水打落的枯叶和碎
草叶再次被笤帚清理， 操场上的红绿跑道焕然
一新。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
来风。 匆匆吗？ 不尽然， 在流逝的匆匆中， 固
然有胭脂泪， 相留醉， 固然有叹息和牵挂的万
千惆怅， 但， 景在那里， 人在那里， 用阳光锁
定， 心里透亮。 白天懂夜的黑， 黑夜愿坦诚表
露。 微雨仍在， 细风乱吹， 吹皱春水， 拂在心
头的， 是明媚， 亦或慨叹。 新叶丛生， 雨带给
它们蓬勃的力量， 施施然绽开， 鹅黄的， 浅碧
的， 脉络清晰，书写春天的诗。

忙碌中，拥堵中，只需轻瞥一眼，撩人的春色
即在眼前。那些生活中的浊气，一旦被阴霾裹住，
的确令人不舒畅，但，天，怎会全部密实，换个角
度，等待片刻，收获的远大于想象。

真的， 等待， 不失为一种美好！

走过岁月 张 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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